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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城市博物馆三楼展厅，
陈列着一件辽代龙首建筑构件，
它出土于城四家子古城，距今已
有一千余年的历史。

城四家子古城位于今天洮
儿河北岸的白城市洮北区德顺
蒙古族乡古城村境内，是辽代的
长春州。长春州是大辽国设在
东北路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中心，更是辽代帝王“捺钵”期间
的行宫所在地。

此龙首建筑构件装在皇家
寺庙的屋脊上，通体为龙头形
状，为当时屋脊兽的一种，长25
厘米，宽9.5厘米，高17厘米。
该文物通体为陶制。陶器具有
透气性强和方便排水等功能，在
遇到降水天气时，此构件能够帮
助快速排除屋顶的水，使皇家寺
庙免受雨水侵害。

此龙首建筑构件，龙的造型
犹如一方首领，在屋顶镇守居高
临下，也一次次见证了大辽皇帝
进行的一项活动——“捺钵”。

“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意
为辽帝的行营。大辽建国后，开
创了我国古代具有民族特色的
巡幸制度——四季捺钵。每年
春季，辽皇帝都要带领大队人
马，浩浩荡荡地在长春州（城四
家子古城）及周边地区进行围
猎，同时商讨国是，接见使节。
这期间长春州不仅是节度使级
政权机构，更是辽皇帝的行宫。

从辽太平二年（1022年），辽圣
宗耶律隆绪率文武百官第一次
来长春州起，到辽天庆五年九月
（1115年），辽朝最后一位皇帝
天祚帝带兵“退保长春州”止，在
辽朝历史的中晚期近百年的时
间里，辽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
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和天祚帝
等四位大辽国皇帝几乎每年春
季都到长春州一带进行“捺钵”。
辽皇帝的春“捺钵”活动使白城
地区古代历史更加丰富多彩，同
时也大大地提升了白城地区在
中国东北古代历史上的地位。

每年农历正月到四月，辽皇
帝列着威武仪仗，带着将领、士
兵，乘着车马，浩浩荡荡来到长
春州进行春“捺钵”。

时值严冬，嫩江水已经冻得
结实。辽皇帝命令士兵凿冰，下
长网围鱼，以绳钩掷鱼。钩得的
第一尾鱼谓之“头鱼”，主要是鳇
鱼、鲟鱼和胖头鱼。之后便举行
头鱼宴。皇帝坐在正位，太子在
旁作陪，外国使节纷纷向皇帝献
礼。众人一起饮着甘冽的美酒，
享受着入口唇齿留香的鲟鳇鱼，
跳莽士舞、唱歌……纵酒高乐，
忘人生之几何。

春暖花开时，辽皇帝还会在
长春州一带进行捕鹅打雁活
动。皇帝会亲手放飞名叫“海
东青”的猛禽，上天捕捉天鹅
和大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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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辽代龙首建筑构件

白城市博物馆中，陈列的辽
代龙纹建筑构件十分显眼。该构
件以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为图
案，长53厘米，宽42厘米。据考
证，此物应镶嵌在辽代皇家寺庙
的墙壁上。整条龙体态矫健、蜿
蜒盘旋，给人一种威严灵动之美。

龙是君王的象征。这件龙纹
建筑构件，同样出土于洮北区德
顺蒙古族乡城四家子古城中，距
今已有一千余年，材质为陶。

时至今日，遥望古城遗址，古
人的生活风貌如同一幅幅细腻的
画卷，缓缓地在我们眼前展开。
皇家寺庙，皇家宫殿，茶楼、酒肆、
商铺、馆驿、治所、民居、手工作
坊、盐铁司、转运使司、度支司、钱
币司、东北路统军司……

这里曾经繁华喧嚣，热闹非
凡。古城中的人们，有着自己的
生活和故事，有着和我们一样的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他们或许
为了生计而奔波，或许为了家庭
而操劳，不乏日常的琐碎和烦恼，
但也充满了温情和希望……无论
如何，他们都在努力地活着。

但，那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
事了。

带你穿越历史长河，

探寻白城文物背后的故事｛一｝

编者按：
文物为证，山河为颂。历史的烟尘已然远去，但一件件文物却历久弥新，折射出历史的沧桑和文明的力量。
走进白城市博物馆，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与千年的历史对话。尽管岁月流转，时代变迁，但时光的印记和历史的痕迹都留存于馆中珍

藏的文物中。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者，静静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虽已远去、依然鲜活的历史。可感可触，近在咫尺。
本报从即日起，开设“白城文物档案”专栏，介绍白城市博物馆珍藏的各类文物，探寻和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以此一窥这片土地上先民

的生活面貌和文明成就，让更多人了解白城历史，感受白城厚重的文化底蕴。

小小的一扇窗，是建筑不可少的部分，它可以通风
通光。白居易在《赠吴丹》中说：“夏卧北窗风，枕席如凉
秋”，炎炎夏日，透过窗吹来的风，竟让人觉得如秋天一
样凉爽，何其惬意。然而窗不仅能通风通光，透过窗口，
可观自然之景，可感世间万物，文人的浪漫由此而生。

透过窗，看到的是万水千山。自古以来，诗人都爱
登高望远，岑参在《登总持阁》中写道：“槛外低秦岭，窗
中小渭川。”站在总持阁上，透过窗子看秦岭、渭水，只觉
秦岭低矮、渭水细小，这是窗呈现给诗人的景色，真可谓
站得高看得远。

杜甫《绝句四首》中有“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
万里船”的千古名句，诗人凭窗眺望，由一扇窗看到了西
岭千年不化的积雪和门前停泊着自万里外的东吴远行

而来的船只，如此壮阔的山水，令人体会到空间和时间
的无限。

透过窗，也可以看到人间万象。思念之情，人所共
有，刘禹锡《缺题》中有这样几句，“故人日已远，窗下尘
满琴。坐对一樽酒，恨多无力斟。”故人已经离开很久
了，窗下古琴许久没弹，早已积满了灰尘。对故人的思
念不是直接引发的，而是通过窗下的古琴引发的，睹物
思人，也感叹知音难觅。

靖康之变后，李清照面对国破家亡的处境，一个人
苦苦煎熬，尝尽了颠沛流离的苦痛。《声声慢》中“守着窗
儿，独自怎生得黑”令人肝肠寸断。外面的世界广阔无
比，但词人只能坐在窗前，一个人孤独度过漫长时光，天
怎么还不黑呢，天黑了就看不到窗外的景色了，也许就

不会触景生情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了吧。在《声
声慢》中，这幅倚窗思人的画卷，折射出李清照寂寞哀伤
的情感，这扇窗，成为了她孤独内心的写照。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窗，见证了光阴的流逝。白
居易在《早梳头》中写道：“夜沐早梳头，窗明秋镜晓。飒
然握中发，一沐知一少。”早起梳理头发，看着窗上映照
出自己的模样，握着头发感叹每洗一次头发，头发就更
少了，光阴流逝，人已老了。通过描写窗中自己的老去，
诗人表达了对生命短暂的思考和感慨。

孟郊在《和令狐侍郎、郭郎中题项羽庙》中说：“碧草
凌古庙，清尘锁秋窗。当时独宰割，猛志谁能降。”曾经叱
咤风云的西楚霸王，如今纪念他的庙宇，已被荒草覆盖，
窗子也被尘埃封锁，久已无人问津，令人感慨世事沧桑。

窗，可以是一个画框，囊括千山万水，文人在其中敞
开心扉，直抒胸臆，与自然山水一起呼吸。窗，也可以是
一个银幕，播放着文人的情感变化和自然物象的发展变
化，这些点点滴滴都通过窗这一载体被定格，形成了一
个个独特的画面。

当窗以观景言情的审美意义走进文人视野时，它就
不单单只是一个建筑构件了，而是一个多姿多彩的精神
世界。

我是一块金代刻砖，是国家一
级文物，我的长相可能不是那么出
众，但我的年龄却不小，已经八百
多岁了。

2007年的某一天，居住在白城
市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古城村的一
位老大爷，在铲地的时候发现了
我。我当时藏在遍地的残砖碎瓦
中，老大爷起初并没有在意我，只
当我是随处可见的一块普通青砖。
当他把我翻过来时，眼前一亮，因
为我身上刻有神秘的文字。

也许人们不知道，我所处的金
代，没有那么多的记录方式和记录
工具，人们把想要记录的事情记在
砖头上，这样保存时间长，还不易
损坏。

老大爷认为我非常有价值，就风
风火火将我送到了白城市博物馆。
白城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看到我之后
十分惊喜，他们专程从省里请来了研
究辽金历史的专家，对我和我身上的
文字进行了科学、细致地研究，终于
让我在八百多年后，重新鲜活了起
来。我是辽金时期普通建筑用砖，长

方形，青灰色，长32.8厘米，宽18厘
米，高5.5厘米。我的背面有手印迹，
正面镌字，字迹为楷书体。我的身上
刻有汉字，其中包括“金代泰州长春
县百姓刘玮在泰（和元）年（1201）壬
（九）月卅日存入寅字号窑成黄粟（小
米）二佰五十（石）”等字样。

在我那个时代，实行灾荒之年
富户向官府纳粮，并根据交粮多少
给予不同官职的封官奖励制度，并
用青砖刻字做出公示。我所记载
的，就是这个制度。

我身上这些简简单单的汉字，
也让考古界十分惊奇和震撼。因
为我的出现，不仅推算出了我大
致的年龄，还能够根据史料，再
现我所处的金代某些社会制度和
人们生活习俗，进而确定了白城
市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城四家子
古城就是辽代的长春州和金代的
新泰州，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
提供了有力参考，重见天日后，我
的作用还不小。

我是白城的历史，我也将见证
白城的未来。

一块金代刻砖的“自白” 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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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本报记者 李政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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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金代刻砖

一 扇 窗 一 世 界
●吴震 吴清霞

透过窗，看见缤纷世界。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为辽代龙纹建筑构件


